
年，王希季在美国弗吉

尼亚理工学院实验室外留影

“加入航天队伍，从事航天

事业，是我从未想到过的。因为

一是我所学的专业与航天没有

太大的关联；二是航天那时极其

保密，之前我也根本不知道我国

航天方面的一些情况。所以，组

织上将我安排到航天，可以说是

阴差阳错。但航天却成就了我，

让我取得了一定成绩，使得航天

成为我一辈子割舍不断的情

缘。”王希季说。

王希季参与研发的探空火

箭项目，还为航天器的研制做了

很多有价值的高空实验、生物火

箭回收实验，对于中国返回式卫

星的研制，以及后来神舟飞船的

成功返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铺垫作用。

探空火箭是中国在高新技

术中较早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

一个领域，也是中国发展航天技

术的起步项目之一，是业内一致

公认的开拓创新型号。因此，综

合上述客观事实，如果说探空火

箭的研制成功具有里程碑意义，

一点也不为过。

王希季在很多问题上都是“少

数派”，甚至是“独自派”。有一年干

部考核，有人在写下一堆优点后，又

写下王希季的一个缺点：固执。

看到这个评价，王希季写

下：总体评价高于本人，谢谢，但

对其中比较固执的提法认为不

一定妥当，坚持自己的意见和见

解并不是固执，因为所坚持的也

可能是对的。

1986 年 3 月，航天五院开始

了空间站及其空间运输系统的

研究，王希季时任航天五院科技

委主任。在他主持召开的航天五

院第一次空间站研讨会上，五院

508 所提出了采用飞船向空间

站运人运货、载人飞船兼做轨道

救生艇的建议。

当时，国际航天界发展的潮

流是研制航天飞机，希望通过运

载器的重复使用降低发射成本，

中国多数专家也赞同航天飞机是

世界最新、最先进、可重复使用的

航天器，中国应该尽快研制。

但王希季研究后认为，航天

飞机由于研制费用高，使用频率

低，再加上每次发射的维修、储

存等费用，实际上不可能真正实

现减少发射费用的初衷，也不符

合中国的国情。

1988 年 7 月，“863”计划航

天领域专家组召开空间站天地

往返运输系统论证结果评审会。

会上提交的论证方案有 5种，其

中 4 种都是航天飞机，只有 508

所提出了飞船方案。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专家回

忆，王希季作为评议专家，不顾多

数人支持航天飞机的方案，坚持

认为当时中国航天不具备超前发

展的能力，也不具备全面跟踪条

件，载人航天只有以载人飞船起

步才是切实可行的发展途径，好

高骛远只会给国家造成浪费。

1990年 6月，中国载人航天

从发展飞船起步在航空航天工业

部范围内取得了共识。1992年，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

王希季眼光也很长远。

90 多岁时，王希季与多名两

院院士共同完成《空间太阳能电

站发展预测和对策研究》，提到

中国将在 2040 年建成商业性的

空间太阳能电站。

年过百岁，雄心未逝，这就

是王希季。

（杨学义 朱东君 游本凤 来

源：《环球人物》、上海交大档案

文博管理中心）

看到中国人站起来了，王希

季瞬间归心似箭。他谢绝了极力

挽留，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征

程。

1950 年 3 月，28 岁的王希季

与几十名留学生一同踏上了从美

国回归祖国的邮轮。甲板上，他们

不禁高唱起《抗日军政大学校

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

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

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慷慨激昂的声音飘扬在浩

瀚的太平洋上空。

邮轮上，他还遇到了西南联

大教授、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华罗

庚刚刚谢绝美国挽留，喊出了“梁

园虽好，非久留之乡，归去来兮”

的誓言。

在邮轮途经香港地区、韩国

时，王希季又遇到了从英国归来

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听到他满怀

信心地说：“你们放心吧，中国非

常有希望！”

西南联大教授刘仙洲的教

诲，让王希季印象深刻。

一次考试中，刘仙洲让学生

计算时将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三

位。“稍微动动脑子就知道，小数

点后三位只有手算才算得出来，

结果我用计算尺算，什么都是对

的，就是后面第三位错了。”

就是因为这一点差错，王希

季本可得满分的试卷变成零分。

这个零分让王希季明白：“搞工程

必须坚持零缺陷，如果有缺陷，那

工程就是零。”

1957 年，苏联率先发射了世

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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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院士

“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院士刚度过 102 岁

生日。他生于 1921 年 7 月，也是健在的“两弹一

星”元勋中最年长的一位。

第一枚液体燃料火箭及其后的气象火箭、生

物火箭、高空试验火箭，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核试

验取样火箭，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神舟飞船……

这些中国航天的响亮名字背后，都有王希季殚精

竭虑的身影。

1999 年王希季荣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纵观他的百年人生，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延续

至今的特质：每个人生阶段的选择都是“无我”

的，最先考虑的永远都是国家和民族需要。

朱晴是《王希季院士传记》作

者，她最初接触王希季时，两人由

于没有共同话题，采访效率很低。

直到有一次，她无意中提到，自己

母亲是西南联大毕业生。

王希季的眼睛瞬间就亮了，

问她母亲的学号是什么字母开

头。朱晴一脸茫然，表示不知道。

王希季又问她母亲是从哪个学校

过去的，听到南开大学后，立刻告

诉她母亲的学号是“N”开头。

找到了共同点，王希季的话

匣子一下打开了。他告诉朱晴，自

己是西南联大招收的第一届学

生，学号开头是“L”。

1938 年，祖籍大理、生在昆

明的王希季只上了一年的职校，

就考入了西南联大工学院。但入

学后，他的学业很快就跟不上了。

王希季开始奋力追赶，为此

还发明了“四段作息制”：白天上

课；吃完晚饭趁天没黑以及同学

外出活动的间隙，抓紧学习；晚上

8 点前上床睡觉，凌晨一两点起

来学习；学到清晨 5点左右，再睡

两个小时，起床上课。

坚持一年后，他逐步赶上。

那时中国，山河破碎。由于日

军频繁轰炸昆明，学生们几乎每

天“跑警报”。

有次，惨烈空袭过后，王希季

担心家人安危，顺着城墙往回跑。

沿途中，他看见尸横遍野，听见遍

地哀嚎。

这个象征“国耻”的场面，让

他终身难忘：“那个时候就是想工

业报国。落后挨打，人家总说你工

业不行，造不出炮，造不出舰。”

正是由于这样，毕业后的王

希季放弃了梦寐以求的发电厂，

选择进入兵工厂工作，制造打鬼

子的武器。

抗战结束后，才二十出头的

他就已成为人人羡慕的工程

师。但日寇被赶出中国后，他辞

职了，因为他不愿意成为国民

党的内战帮凶。他重新进入发

电厂和机械修理厂，但他逐步

发现，中国工业基础太落后了，

于是想出国深造。

1948 年 4 月，王希季登上了

赴美的邮轮，在弗吉尼亚州攻读

硕士。由于极度用功，他在 1949

年 12 月就拿到了硕士学位。

正当准备继续攻读博士时，

他看到了《纽约时报》的两张照

片：一张是解放军为防止扰民，露

宿上海街头；一张是新中国成立

时的宏大场景。

紧随其后，也于次年成功发射一

颗人造卫星。中国国内要发射人

造卫星的呼声渐高，毛泽东很快

有了指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

星。”

研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

运载火箭的任务，于 1965 年落

在了第七机械工业部第八设计

院（以下简称七机部八院）身上，

王希季是七机部八院时任总工

程师。

在他的领导下，科技人员紧

张地开展方案论证工作，并于

1965 年 10 月向国防科委委托中

国科学院召开的中国第一颗人

造卫星方案论证和工作安排会

议提出了卫星运载工具方案设

想。该会议确定了中国第一颗人

造卫星轨道倾角为 42 度。

限于当时的条件，这一轨道

倾角的确定没有考虑到后来返

回式遥感卫星的研制要求。

七机部八院 1966 年初开始

了中国返回式卫星的方案论证

工作，论证中研究人员发现返回

式卫星需要更大的轨道倾角，不

适合采用 42 度的轨道倾角。

那么，东方红一号卫星能不

能也选用较大的轨道倾角呢？科

研人员计算了长征一号火箭沿

不同方向发射时所能达到的运

载卫星的质量，结果证明东方红

一号卫星可以采用和返回式遥

感卫星相同的轨道倾角。这一结

果得到王希季的大力支持。

1966 年 4 月 1 日晚，中国科

学院和七机部有关领导及主要

科技人员在北京中关村召开碰

头会。会上，王希季介绍了上述

计算结果，他说：“一个发射方向

被选定了，若后续型号需要再变

就很困难，因此倾角 42 度有问

题，它不符合我国返回式卫星

（需要的）轨道倾角。”

时任中科院副院长裴丽生

也说：“第一颗（卫星）必须与以

后的（卫星）结合，不结合就不

行。”这次会议经过讨论，一致认

为第一颗卫星的轨道倾角要与

后续系列卫星结合起来考虑。

王希季在东方红一号卫星

工程中是负责运载火箭长征一

号研制的。如果仅从运载火箭考

虑，采用 42 度轨道倾角可以大

大减少运载火箭研制的困难，但

他能从全局出发，站在国家利益

的立场上，主动提出更改原定的

东方红一号卫星轨道倾角。他把

困难留给了自己。

后来的实践也表明，这一选

择是正确的。1970 年 4 月 24 日，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

红一号成功发射。从 1970 年至

1983 年，中国发射的 3 个系列

13 颗卫星的轨道倾角均在 57

度 - 70 度，大大节约了投资。

西南联大毕业赴美深造

归心似箭只图报国

发展载人航天工程

“两弹一星”元勋

王希季院士

年，王希季在归国的客轮上

世纪 年代，王希季（左）在上海机电设计院向徐向前元帅汇报

探空火箭的相关情况

王希季在检查返回式卫星内部安装情况


